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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符号学论纲

程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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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学内涵的变革和创新，是由对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而来的，当“人是符号的动物”成为人的新的
定义后，教育符号学就应运而生了。从符号学角度看，教育即人的符号化，是人对符号的认知、理解、掌握、创造，在这
一过程中，人同时完成着对世界的符号化的把握和对自己的符号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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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无疑是当代哲学及其他许多思想领域
最核心的理论之一”［1］( P． 7)，“它不仅以强劲的发展势
头向各个学科进行渗透，而且已成为跨学科、跨领域
的方法论之一”［2］( P． 78) ，这不仅表明自 20 世纪 60 年
代符号学勃兴以来，它自身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

进展，还表明符号学与其他学科的联姻也结出硕果，

比如，我们已经有了社会符号学、伦理符号学、语言
符号学、传播符号学、文学符号学、电影符号学，等
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 至少在国内) 我们还
没有建立一门教育符号学，笔者就此提出这一概念，

以就教于方家。

一、符号为教育之基础
教育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我们第一个想

到的是人，因为没有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当然也就没

有了教育。然而，在符号学看来，离开了符号就没有
教育，因为，符号学把人看作是“符号的动物”，而把
世界看作是由符号组成的。
自从 1944 年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

论》一书中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3］( P． 34) 之后，就
开启了认识和理解人的本质的全新领域。要弄懂人
是“符号的动物”，我们首先要弄懂什么是符号。
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皮尔斯是这样阐述符号

( 亦译“指号”) 的:“一个指号是一个对象，对于某个
人来说，它代表另一个对象。”［4］( P． 299) 也许这过于简
洁，后来者或引申，或改造，符号有了见仁见智的各

种定义。但是归结起来，一般认为符号具有这样一
些特征。首先，符号必须是可感知的，这种可感知既
表现为物质的，比如一朵花、一支笔、一扇门，也可以
是非物质的或物质的缺失，如空白、寂静、无语、无
味。其次，“符号能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
的信息，代表其他东西，从而使自身得到更充分的展

开，否则就没有意义，不称其为符号”［2］( P． 14)。符号
必须解释，因为符号的意义只是一个“待在”( becom-
ing) ［5］( P． 48)。只有经过解释出“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
息”的意义，人所感知的对象才成为符号，比如鸽子
被解释为“和平”，玫瑰被解释为“爱情”，鸽子和玫瑰
才成为符号。再次，符号既具有约定性，传递着一种
共有信息，它“是人类彼此之间的一种约定，只有当
它为社会所共有时，它才能代表其他事物”［2］( P． 14)。
所以整个人类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有着
通用符号，比如红灯停、绿灯行，全世界通用。但是，
符号的通用性不能排除符号的个人性和私密性，比

如对于某个人来说，一张过期的电影票代表了失恋，

一次握手代表了感激。
因为“符号是人作为人存在于世的基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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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 P． 8) ，所以，卡西尔所说的人是“符号的动物”
包含着这样三层意思。其一，环绕着人的世界是一
个由符号组成的世界; 其二，人是一种创造符号、掌
握符号、运用符号的动物; 其三，人本身就是符号。
而教育，无论是它所使用的手段还是要达到的目的，

都是须臾离不开符号的，没有符号，教育观念无法建

立，教育思想无法传播，教育行为无法实行，符号是

教育的基础。

二、教育即人的符号化
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充满了符号，人

类的经验和知识由符号组成，人们的人生观、价值
观、世界观由符号来呈现，这就是教育面对的事实。
然而，说人是“符号的动物”，并非说人一生下来就能
掌握和运用符号，符号是需要习得的，符号学把符号

的习得称为人的“符号化”。卡西尔说:“符号化的思
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

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

一点是无可争辩的。”［3］( P． 35) 符号化的途径不止一
条，比如家庭、社会，但是学校被公认为是人的符号
化的最集中、最专业、最科学的场所。所以，教育的
过程其实就是人的符号化过程。
那么，什么是“符号化”呢? “符号化，即对感知

进行意义解释，是人对付经验的基本方式: 无意义的

经验让人恐惧，而符号化能赋予世界给我们的感知

以意义。对于教育来说，人的符号化需要经过这样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的起始是人通过学习掌握

人类已有的符号，包括语言符号、科学符号、伦理符
号、文学符号、艺术符号，等等，人们不仅要了解个别
的符号，还要理解、研究符号文本，更要熟知和掌握
符号体系特别是专业领域的符号体系，不仅要掌握

语文符号，还要掌握礼仪的、习俗的、艺术的等等符
号。在此基础上，人的符号化的更高要求，是赋予世
界以意义，这正是人的个体发展和全人类进步的需

要，人类不可能永远只有那么一些符号，新的符号的

出现，表明世界有了新发现，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纷

繁而绚丽的世界向人类呈现了无限的多样性和可能

性，而人类自身则具有追寻意义的无穷动力和赋予

世界以意义的无穷能力，这正是人的本质特征。当
人的这一本质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挥时，知识就会不

断增值，艺术就会不断创新，科技就会不断发展。而
要做到这一点，教育所肩负的重要使命是人对世界

的符号化把握。

三、世界需要符号化的把握
人永远是为了意义而活着，人为了寻找意义，首

先将目光投向世界，他们不仅观看世界，体验世界，

而且一定要解释世界，世界的符号化，就是人对世界

的意义解释。
皮尔斯与索绪尔不同之处正在于，皮尔斯把他

的普遍范畴的思想带入符号学，提出了关于“三位一
体”的符号观，即任何一个符号都是由媒介、指涉对
象和解释这 3 种要素构成。他说:“指号或表象( rep-
resentamen) 是这么一种东西，对某人来说，它在某个
方面或以某种身份代表某个东西。它对某人讲话，
在那个人心中创造出一个相当的指号，也许是一个

更加展开的指号。我把它创造的这个指号叫做第一
个指号的解释者( interpretant) 。”［4］( P． 277) 他又说: “指
号或图像是第一者( Fist) ，它与那个被称为它的对象
( object) 的第二者( second) 形成一个真实的三个一
组的关系，以致决定了那个被称之为它的解释者( in-
terpretant) 的第三者( third) ，与它的对象必须相同的
三个一组关系。”［4］( P． 278) 关于皮尔斯的第三者“解释
者”( 又译为“解释项”) ，在索绪尔那里是阙如的，后
来的符号学者要感谢皮尔斯的正是这一点，“只有被
解释成符号，才是符号”［5］( P． 37) 成为当代学者研究符
号学的圭臬。
符号学意义上的解释，对于教育具有极为重要

的启发性。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人是“符号的动物”
这一观念，那么我们必然要接受人是一种“解释的动
物”，所以人把握世界时天生带有解释的冲动，教育
的作用不是抑制人的解释欲望，或者不让人解释，只

是给他们以答案，而是激发学生的解释热情。首先，
教育应该倡导解释的多元性，即对世界的解释可以

是科学的、政治的、伦理的，也可以是宗教的、诗意
的，是普世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其次，教育者应该
明白，所有的解释都是解释，解释不仅包括正解，甚

至包括误解，因为误解也是有意义的，古人看到“日
食”，认为是天狗吞了太阳，小孩把竹枝放在胯下，认
为在骑马，这都是误解，但都是有意义的，前一种是

神话的解释，后一种是童话的解释。最后，教育应该
培养学生对解释的无尽追求，因为，所有解释过的可

以再被解释，解释没有终点，是无限的。
不仅世界需要符号化的把握，人的自我也需要

符号化的建构。

四、自我需要符号化的建构
教育学者认为“教育虽然存在一种外部施加影

响的过程，但是其主题却应是促进、改善受教育者主
体自我建构、自我改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6］。而美
国符号学家诺伯特·威利在《符号自我》一书中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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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我是一个符号( 或者记号) ，这意味着自我由
符号元素组成。自我不再是指一种机械的或物理学
意义的性质，而是指一种文化的性质。这句话有几
层含义，其中最重要的一层是指，所有的自我———不
管过去、当下还是未来———拥有相同的本体意义上
的品质或者说相同的性质。第二层含义是指，没有
谁会比别人更优秀或更糟糕。我们都一样，人人平
等，都拥有相同的价值，并拥有同等的权利。”［7］( P． 106)

也就是说，在威利看来，“符号自我”既不是表现为由
生物和生物机能所控制和决定的自我，也不表现为

由社会和权力所支配和驱使的自我，而是呈现为一

种“具有本体意义”的“符号”。
威利的“符号自我”给当代教育从本体论提供了

再认识人的全新的角度，其启发意义是: 首先，受教

育者是一个个充满个性和活力的人，而不是教育的

工具，他们现在需要学习什么和将来会做什么，都不

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不是得

到了关注和成长; 其次，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认识自

我，即不仅要让学生认识当下的自我，而且更要让学

生以当下的“我”( 主我) 回顾过去的“我”( 客我) ，展
望未来的“我”( 你) ; 再次，自我由此进入了一个三维
向度的、360 度视角的对话中，即人所认识的自我囊
括了过去、当下、未来，人在“向未来阐释过去”的过
程中，认识了自我，培育了自我，实现了自我。而这
一切的完成，则是通过“符号自我”的自反性达到的。
人不仅赋予万事万物以符号，而且将自身看作

是符号。因此，也只有人能通过反思来解释、评判自
我。这种“自反性”的程序是这样的，即“主我直接与
‘你’交流，并且间接或是自反性地与客我交流……
大多数交流是信息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所呈现的直

线关系，但也部分是自反性的: 如在发出者与他 /她
自身之间。换句话说，符号信息传播交流的对象不
仅是 听 者，也 可 以 自 反 性 地 回 溯 到 说 者 自

身”［7］( PP． 89 － 90) ，如果把前者看作是说者说给听者听，

这里则是说者说给说者听。即当下的“主我”与“你”
进行内心对话，“我”对“未来的我”说希望自己成为
一个什么样的“我”，“未来的我”则对当下的“我”
说，如果“你”要成为这样的“未来的我”，那么当下的
“我”就应该怎样做出努力。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再回
到“客我”，只能由当下的“主我”变为“你”。所以，
“主我”必定是向着未来敞开的，与未来发生着直接
的关系。而要使“未来的我”成为当下的“主我”所希
望成为的“我”，当下的“主我”必须回顾人生、总结经
验和教训。这样“主我”需要与“客我”进行对话，

“主我”审视着“客我”———曾经的对与错、善与恶，又
倾听着“客我”向“主我”的提醒———赞扬和批评、鼓
励和警告。这就是“主我”与“客我”交流的自反性，
没有这样的自反性，“主我”对“客我”就没有客观、清
醒的认识，就不可能从“客我”中得到启发和指导，
“客我”之长，未得到“主我”的继承，“客我”之短也
未得到“主我”的纠正。这样，“主我”与“你”的对
话，就完全有可能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则“未来的
我”就可能是一个不成功、不完美甚至误入歧途的
“我”。
符号自我的“自反性”给教育的启示是，教育远

远不只是给学生以知识和能力就算完成任务，一个

不健康的自我只能是教育的残次品。而符号自我的
结构形式，让教育看到人的自我的复杂性，自我不再

是一个扁平的构成，而是在时空中的一个三维结构，

更重要的是，自我这一结构形式是动态的，其内部是

可以交流、对话的，只要教育者给被教育者以科学的
方法，学生则可以在这三维结构的互动中形成积极

向上、充满朝气的自我。
总之，既然符号学家们说“符号不仅是哲学和科

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任何方法都不可
或缺的，而且是存在着无论什么方法或者探索的可

能性一事本身所不可或缺的”［8］( P． 13) ，那么，建立一
门教育符号学就是题中之义，也是一件时不我待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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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eory of Educational Semiotics
CHENG Ｒan

( Ｒugao Normal College，Ｒugao，Jiangsu，226500，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knowledge of human beings，education has gone through a series of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When man is
newly defined as“the animal of symbol”，educational semiotics as a theory comes into 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education is the symboliza-
tion of human，which can be understood as people's cognition，understanding，command and creation of symbols，and this process involves both people's un-
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symbo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own symbolization．
Key words: Keywords: semiotics; education; world; self

Analysis of the Unique Idea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ingapore
XIE Dong-hui

( School of Law，Nanjing Audit University，Jiangsu，Nanjing，211815，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the higher education in Singapore follows the British model，and meanwhile it also has a strong orien-
tal flavor，whose main objective is to promote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essence，and to cultivate the top talents of the world as well． The higher educa-
tion there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social reality and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ies，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mode of“less teaching and more prac-
tice”so that the graduates are able to better and faster adapt themselves to regular jobs．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the Singapore govern-
ment introduces a large number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nd establishes strategy alliance with world-famous universities，
which is recognized as a model for modern educational civilization． Nowadays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s facing many challenges，and Singapore's unique ed-
ucational ideas are worthy of reflection and reference．
Key words: Singapore; history; reality; education; ideas

Ｒewriting of Classics and Cultural Politics
———The Ｒewriting of Ｒobinson Crusoe into Foe as an Example

WU Jia-cai
( School of Humanities，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cheng，Jiangsu，224051，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classics is not an isolated cultural phenomenon，but an exclusiv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 the post-colonial era，the classics
bear profound historical complex and cultural imprint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mperialist ideology and culture power，and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neces-
sity to rewrite those western classics so as to deconstruct the hegemony． For example，the rewriting of Ｒobinson Crusoe into Foe highlights the strategy of dis-
pelling western cultural hegemony，which reflects the strong cultural and political appeals．
Key words: post-colonial; rewriting of classics; Foe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Infants' Creativity
ZHANG Shu-jun

( Taizhou Municipal Party School，Taizhou，Jiangsu，225300，China)

Abstract: The education of creativity is a vital task of cultivating excellent infants with high qualities． To foster infants' creativity，first，it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ir urge for improvement and to support their creative activities; second，it is important for teacher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theory“Law of effect”
to encourage infants to do some learning and a few exploratory activities; third，it is significant to render infants self-affirmation from which they can get
pleasure，enhance self-efficacy and create confidence．
Key words: infant education; creative spirit; guiding strategy

University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Analysis of a Micro-economy Demand-supply Model

Li Zhi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Nanjing，Jiangsu，210009，China)

Abstract: Economics of language focuses on doing research into language behavior and language phenome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However
this perspective is scarce in the traditional linguistic research field． This paper offers language policy makers and language teachers a fundamental micro-e-
conomy demand-supply analysis framework，which is beneficial to probe into English teaching，solve some language problems in universities ( namely the de-
mand-supply issue about English-language education product in the university market) ，as well as to do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work．
Key words: Economics of language; demand-supply model; university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university English-language education product


